感恩父母的一封自白信：
低语
我不知何时开始，已经好久不曾和父母轻声低语地交谈了。在共同经历我人生中第一个坎坷之时，我们非但不是不断贴进、互相理解，反而是在不断地产生隔阂，引发矛盾。我们每一次号称沟通的交流，都会在两极分化中不断恶化，最终分道扬镳，而过程，则是令人心碎的对吼。我们都知道，咆哮或叱责，都不是改变现状的方法，但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任何思想上的细微摩擦都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失控。我们期待有改变，但在一次次的偏激中，又无比确认自己思想和见解在自己心中的地位，无比痛恶对方对自己想法无视。
如果可以，又有谁会在任何一个话题上与人面红耳赤的对吼、咆哮，况且是对待自己的父母。
我想，不是我们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不是我们不会很自然的一口一个  我爱你，只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在不断面临着自我意识与集体意识的选择题。我们只是，想在选择自我意识时，得到集体意识或者说家长的认可。我们想选自我，却怕会自私，我们想保持和平，
又怕不够自爱。

父亲手臂的伤已经一个多月了，没人能劝动他去医院。而我回来后习惯性做的，是责怪老妈没能照顾好我爸，虽然我也仅能帮父亲把不能做的事情完成。我有些不耐烦，因为母亲不断地说我不够自觉，明知道父亲伤了却不能每次都主动分担父亲的压力。我又不自觉地想倾泻而出，尽管早已熬过那段时期。
但我觉得，我们已经脱离了那种微妙的关系，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再发生想法上的矛盾，也在也没有必要，带着满心不被理解的委屈和寸土必争的固执，和至亲发生争吵。
至少我现在明白，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变为朋友关系的，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做到平等的沟通，争吵只会让我们逐渐固步自封，相处模式强行的改变，更不是有效的解决手段。我只知道现在，或者说从那次双方的恍悟开始，我们没有对自身进行任何改变，而是把自身的定位明确：我永远是他们的儿子，他们希望的托福，心愿的寄存；而他们，也变回了只需要提供爱和支持的父母。简单来说，就是我再也不去从儿子的角度分析他们作为父母的对错，他们也再也不以父母的身份来审视我作为孩子的是非。
想想吧，除了怒吼我还会怎么交流，除了咆哮，我诉说的方法还剩什么，保持自我是不是代表就反对父母？坚持想法是不是就是无视他人？
我想我真的是爱他们的，感激他们的，在乎他们的，即使对他们我不能热泪盈眶，饱含深情。但至少现在，我真心的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身体，以及他们在即将与我分离的这段日子里的生活，至少现在，我知道我应该低语，因为我清楚，这一定会有效果，因为我清楚，咆哮很高调，但若不能改变分毫，多激昂慷慨也只是空谈，低语很深沉，能触动人心，再藏匿隐晦也是真情。
我爱你们，更感激你们，无法像之前指责你们错误时条条列举，剩下的，是下一段人生中，像这次一样的，无数低语。
“爸，去医院看看吧。”
……
“……去哪家？”





感恩同学：
明天再见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我曾在赛道上对故友说的那样：先携手共进，然后一决雌雄。
也终究要像赛道上那般，渐行渐远，分道扬镳。
不是不会再见，而是没有理由再见，或者说，是有理由再也不见。世界给我们双方一个过客，让我们互相在一个懵懂之时海誓山盟，却又在另一个懵懂中身不由己。

即使目标远我万里，不久也终能到达；而并非故土近在脚下，就会永不离开。我们从不同的冬日走入一个新的春天，正如开始时我们都是从短暂的孤独中走来。
一年从冬季开始，也是同冬季结束，我们从孤独归来，也注定也要再次走向孤独，我们都从死亡中苏醒，得到生命，又都要重新回归死亡。
不过，一年在冬季之中开始和结束，并不意味着冬日就是四季的全部，经历过的我们能清楚的感受到春之风、秋之息；死亡虽然永恒，但却只有拥有过生命才有资格思考死亡，并且，生命本身，也是无比绚烂。当我们在一年之初远离冬日，心中应是对春的好奇和向往，而在一年将尽，回归冬日之时，回顾春秋，那些对我来说已经无比熟悉的一切，勾起的留恋，才终会证明，我们再一次踏回冬日时的沉稳与坚定。而此时，我们已经能够对着空荡荡的口袋，露出一个微笑，好像从中就能感受到春之风、秋之息。
你们就是我四季中的春秋，你们就是我永恒死亡中的绚烂生命，你们，就是打破我孤独的同行者。
下的不是同一场雪，却都回归冬季，做的不是同一场梦，但都已经静默酣然。
再见，朋友，真的再见，我们将在无限的不刻意期待中，迎接今后每一次值得期待后的激动。像郑渊洁笔下的两粒尘埃，许下一个诺言。而当我们下定决心完成诺言时，甚至敢于全世界去寻找一粒只是曾经擦身而过的尘埃。
我将在这里等待，因为我们始终是同行者，即使现实中相隔千里，看到再次踏入春日的你们，无论是姗姗来迟，还是分毫不差，都会有我，在欣慰与祝福中对你说出那一句你也终将向后来的同行者说出的那一句：
“你好，欢迎回来……
明天再见。”
















感恩老师：
欢歌
从我第一次遇见你，就知道这是一辈子的注定。
我们互相是没有选择的，我们的相遇是一种机缘巧合，但这种机缘巧合却又是命中注定。当我们相遇的那一刻，或者说安排下来的那一刻，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生的绑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并不是夸张。
我们经常会觉得，命运的选择是无比合适的，我们就是最适合我们现在熟悉的环境，我们看着那些陌生人，或是其他的处境，都觉得如今所在的位置是最契合我们的。我们也总说，我们遇到的人是最正确的，我们的人生是因他们才完整的，如果没有遇到这些人，没有经历那些事，我们的人生就是残缺的，那些让我们难忘的，记忆深刻的，众生铭记的，无一不是在世上光顾过的的最好证明。但是事实，我们的人生是在无数的分叉选择中确定的，无论遇到谁，无论经历什么，最终都会让我们过完这一生，没有所谓的最正确选择，有的只是千万种可能中的一种结果。
但是，正因如此，我们的人生才无可替代，我们的人生才没有假如，我们的人生才不会重来。而在此之中，无论遇到了谁，无论经历了什么，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撤回的，不能清除的。而这，就是缘分，无可置疑的缘分，不由分说的安排，却也造就了一个个完整而独立的生命，既定却未知的未来。
所以，当我遇见到你们的那一刻，这的确是一辈子的注定。我的人生中，有了你们的存在，无论我刻意或无意地遗忘，还是一切都烟消云散，这都是一种存在，真实的，不可改变的。
而正在长大的我，正在逐渐变成你们。在这过程中，我才了解到这个职业的真谛，你们的思想从远大崇高逐渐变为脚踏实地，而相反的，你们的影响却是从微不足道变为意义深远。你们不断固执地将上一代的精华递交给下一代，为的是让下一代快速掌握已知的知识，进而发现未知的知识；你们拼命地想要吞噬我们向新的意志，是为了让我们在成熟的知识体系中，更好地建立自己的思想国度。
传递者，从不是真正的在思考终极问题，兴亡问题，只是在习以为常的工作中，一心想要问心无愧地再送走一批学生。不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因为自己的缘故出人头地，只是想着自己作为构建一个人完整人生环节中的微不足道的一环，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而无论他们今后成为怎样的人，都已与自己无关。
而教书育人，不是期待终有一天让自己所传授的带领人类奔赴永恒，而是希望有人在终有的那一天，能够凭借这无数传递者所贡献的火苗，引燃属于自己的圣火，并将它郑重地放在永恒大殿地正中央，证明人类终会超越自身，终会带着亲手挖掘的至高智慧，走向不朽。
[bookmark: _GoBack]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一天，也不知道是自己所影响到的哪一条链形成的，但他们就是愿意为了这个在自己心中都未曾清晰出现的理想，默默着手努力完成眼下的工作，照顾好眼前的学生。
路还很漫长，是路须得漫长。因为只有在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明天，才有我意想不到的欢歌。
